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人世間能擁有厚福，是靠有人成全與包容；天地間有環抱的美景，全賴好山好

水，生活的平安與幸福，讓心中盡是充滿感恩與感激。 

 

  想起過去，恍如昨日重現。從懂事開始，耳疾纏身至今，回憶那四十年代，因

醫療資源缺乏，延宕治療的中耳炎，常常化膿疼痛，甚至流膿流血，發出異臭味。

那時候，只要一回到鄉下，疼孫的阿嬤，就趕緊使出『耳傳秘方』—「明礬磨粉」

阿嬤說，明礬可以殺菌消炎，阿嬤很認真的先用雙氧水消毒，再用粗糙的衛生紙

捲成吸管狀，把明礬粉吹進耳內，阿嬤的慈愛表露無遺，我只能乖乖的順從。然

而，說實在的，這輩子始終無法忘記那當下的場景，就像一隻被噴藥的蟑螂，痛

到亂跳亂飛，飽受屢次痛不欲生的摧殘後，我再也絕口不提耳膿一事，也因此煩

不甚煩的耳疾，造成我終身成了「聽障人士」。 

 

  爸媽常因此自責不已，為我付出了相當大的心力，有一陣子，媽媽也聽信坊間

流傳偏方，去豬攤吩咐「豬耳柜」，豬販還告訴媽媽：「這貼配方足有效，你遇到

貴人了。」如今已忘記那味道，只記得，那東西怪可怕的，喝到頭皮發麻，想到

要喝就反胃嘔吐，媽媽說：「人講足有效，你要忍耐。」之後，我還喝了不少黑

烏烏的「草藥」，依然沒有半點起色，聽力也愈來愈差，自卑漸而衍生，每天心

情鬱鬱寡歡。直到讀初中時，爸爸才帶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是，長期耳朵發炎化

膿，引起耳膜嚴重破裂，當時，也只能常常到耳鼻喉科報到，減輕發炎化膿的不

適，聽力依然沒有救回來。 

 

  耳疾如影隨形，倒也成了生活上的必然，最不能接受的是，記得小時候，鄰居

同伴常用沙包或皮球丟我，甚至用手指頭用力戳我，想喚起我的回應，玩「踢鐵

罐」遊戲時，輪到調皮的男生當鬼，他總是大吼大叫，不斷地喊：「臭耳聾！臭

耳聾！臭耳聾！我找到你了…」知道他又再嘲弄人，可我就是偏偏不出來。 

 

  那時候，常常有人在背後說我耳朵不正常，個性也怪怪的，鄰居阿桑還叫小孩

們少惹我，言語句句刺傷，令人心痛難平，漸漸的我像一隻刺蝟，只要誰想欺負

我或是家人，就會展開身上的武器，全身萬刺齊發，做勢反擊保護自己和家人。

有一次，因為下雨天，阿桑們過來我家串門子，小蘿蔔頭們在我家嘻鬧玩耍，那

個最愛捉弄我的臭男生，竟然不小心睡著了，我一想到常常被他嘲諷，心有不甘，

就偷偷的在他眼圈抹上「萬金油 」，果然，他立刻被薰醒，拼命狂叫狂哭！手越

是去揉眼睛，越柔就越薰。媽媽和阿桑們不斷的責備我，當時我沒有被嚇哭，也

沒有認錯，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心裡非常愧疚，很想跟他說聲：「對不起！」 

 



  我是家中大姊，下有三位妹妹，兩位弟弟，爸爸的工作是廚師，每天早出晚歸，

拼命賺錢養家，媽媽忙著照顧六個嗷嗷待哺的小孩，生活相當清苦，家裡必須接

代工以添補家用。入小學時，爸媽沒空帶我去報到，委託小叔叔陪我去上學，台

上老師講國語，我沒有一個字聽得懂，老師喊我的名字，我完全不知道是在叫我，

小叔叔在外面一直比手畫腳，叫我站起來，天啊！這簡直是雞同鴨講嘛！原本，

只擔心聽不清楚老師說的話，顯然這是雪上加霜的災難即將來臨了，小叔叔回家

後，告訴爸媽這個笑話，我的眼淚卻不聽使喚的狂流。 

 

  隔天，我硬著頭皮去上學，努力看著老師說話的嘴唇，可是，老師講的是國語，

我是「鴨仔聽雷」，一個字也聽不懂，更不會念「來來來 上學去，去去去 去學

校…」每天揹著書包，憨憨的去上學，爸爸沒空教我寫名字，媽媽又不識字，我

每天被老師打手心，回家不敢訴苦，常常躲在沒人看到的角落偷偷哭。那個年代，

教室不夠用 ，必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老師有交代，而我當然搞不清楚，早上

到學校，看到鄰座同學怎麼老是換人，我的位子怎麼會有人坐，許多憨頭憨腦的

眼神盯著我看；下午去上學，看到認識的同學揹著書包排隊正要回家，他們似乎

都在對著我訕笑。於是，我「偷走書」了，逃學小女孩，每天東藏西躲，時間非

常難熬，我只能靜靜地等待孰悉的同學身影，然後，混進隊伍跟著回家，日日復

日日，不知道自己流浪了多久，爸媽竟然也沒發現。 

 

  就在一個寂清的午後，我依然在一處秘密基地等待放學隊伍，爸突然騎腳踏車

出現在我眼前，我終於被震怒的爸爸逮到，拖了回去，爸用皮帶狠狠抽打，打到

皮開肉綻，媽媽哭著替我擋身，不顧我身上的鞭痕鮮血，爸硬要把我再拖去學校

交給老師處理，當時，我看見左鄰右舍的阿桑們圍在家門口，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也看到一群小毛頭驚嚇的臉龐，那一幕權威性的教育方式，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年

後，才讓我從恐懼中走出來。 

 

  爾後，那位「曾老師」知道我的聽力有障礙，對我的嚴厲要求減緩了，還幫我

安排坐在最前面。那年代，不能講方言，為了不被罰錢，我努力學國語，認真寫

功課，當老師說要來「家庭訪問」時，我還是很緊張的躲在房間門後面，只聽見

爸媽說：「阮阿蓮那是無乖，您就甲伊處罰無要緊…」老師回答說：「她很乖，也

很認真讀書，各方面進步很多，只是比較安靜，我才會過來了解…」老師的「家

庭訪問」讓我的慌張情緒如釋重負卸下。媽媽對我說：「阮尪阿某就是無讀冊，

拍拚賺錢予恁讀冊，望恁日後出頭天，知影毋…」這一席話，已超越一甲子，猶

言在耳，我未曾忘記爸媽的期望，也沒有怨恨過爸爸。 

 

 

  九歲那年，爸爸遠赴日本九州工作，留下媽媽含辛茹苦照顧我們，文盲的環境，

對於情感的表達，不僅含蓄，也找不到傾訴的出口。每當接到爸的來信，就會看



到媽媽的臉上流露著愛情的笑容，其實媽媽只識得爸爸的名字，看著斗大的「日

本」兩個字，千里相隔滿懷的牽念，媽媽隨時要我複誦著爸爸寄來的家書，爸其

實也識字不多，我幫媽媽回信，信裡的字字句句，清晰的交待著，請爸爸保重身

體，家裡的事請勿掛念！我像一台古老的手工傳真機，傳真著爸媽遲來的愛意，

媽媽常常害羞的訴說著她的思念，漸漸長大後，我將媽媽的心事毫無隱藏的描述

在書信裡，媽媽靦腆的說：「你那个知影我个心內事，佳哉有你…」 

 

  一別五年，爸回台了，養育六個小孩確實不容易，不忍心爸媽的辛苦，身為大

姊的我，真想放棄繼續升學，賺錢幫助家計，爸媽當然沒有答應，尤其對我的「缺

陷」更是耿耿於懷，有了爸媽的鼓勵和栽培，我很幸運的讀到高中，然而，事隔

數十年，烙在心中的歲痕，歷歷幕幕，深深刻劃在腦海裡，至今依然無法忘懷，

那是初中時代的事吧！ 

 

  新任的英文老師，剛從外文系畢業，上起課來聲音宏亮尖銳，言詞咄咄逼人，

同學們不敢稍有鬆懈。有一回，老師指著我：「You! You! You!」 「What is your 

name？」由於上課情緒戰戰競競，耳力不靈光的我，頓時，呆若木雞，滿臉脹

得通紅，同學小聲的暗示我也聽不見，只知道，一截粉筆已準確的擲在我臉上，

只恨此時無地縫可鑽，任淚水在臉上漣漣滑落，當我聽力再恢復知覺的時候，只

聽到老師大聲的罵我：「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都不會，書是怎麼讀，是怎麼考試的，

這叫做好學生？……」一連串的把我訓斥一番，我的心、我的淚、我的痛，就這

麼一輩子抹不掉，事後，每逢英文課，我就惶恐不安，緊張得直發抖，甚至沒辦

法入睡，背了又背的單字課文，腦袋瓜就是一片空白，從此，我更自卑了。 

 

  爸媽說：「阮來去佮老師講，做老師个人，愛有耐心教育囡仔，愛用爸母个心

來疼惜學生，按呢學生一定个發現做人个價值，毋通用傷害个話語來罵囡仔。」

「查某囝，看著你按呢失志，阮足毋甘个 ，你一定愛勇敢過日子，毋通予阮煩

惱。」一直以來都是大聲呼叫我：「喂啊！大姊！」的大弟，也跟我說：「喂啊！

大姊！不要難過，等我長大賺了錢，我們去裝「電子耳」，當時我不知道甚麼「電

子耳」，也沒有讓爸媽去學校。雖然，這三位至親至愛已相繼離世，我失去最愛

的人，但是，我知道家是溫暖的，家人給我的愛與支持，是鼓勵我勇往直前的能

量，我知道，我也是家人最愛的至親。 

 

  回想去年，爸在癌末住院時，我們聊起一幕又一幕的歷歷往事，爸語重心長的

跟我說：「當年，那個愛說是非的安東姆阿桑，看不起我們家的貧困，用諷刺个

態度佮我講，你「偷走書」無去讀冊个代誌，阿爸足生氣，一時失去理智才狠狠 

的打你，這些年來，阿爸心內足艱苦，你愛原諒阿爸，是阿爸毋好好照顧你，害

你一世人耳阿攏毋聽个…」爸啊！一直以來，我真的只有心存感恩，從來沒有怪

罪您，您們的付出我深感受到，這輩子能當爸爸媽媽的寶貝，才是我們的福氣啊！ 



  這年來，我從各類書籍中，各種人事物的學習中，重燃希望，我有一個幸福圓

滿的家庭 ，先生不嫌棄我，兒女生活平安順遂，換個角色，換個心境，細思前

後，雲開見日，人總是要學習克服所有的不遂，與其消極，不如振作，悲觀不如

豁達。有句話說：「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就在燈火欄珊處」，直到今

天，我是真心的，由衷的感謝這位忘了名字的英文老師，賜給我學習成長的機會。 

 

  心路歷程讓我嘗盡酸、甜、苦、辣，過去可以忘記，未來可以期盼。往昔已逝，

珍惜眼前擁有，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陪我度過低潮的人生；感恩身邊支持我的

至親好友，不斷地給予鼓勵和愛心體諒，願人間有愛，心存感激。 

 

 


